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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药是《山海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实性和超现实性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医疗水平低下、疾病横 

生、寿命短暂的社会现实，以及先民企图战胜疾病、远离死亡的渴望与梦想。与神话的定义契合，具有明显的神 

话特质。经中医药的神话特质在文学领域具有突出意义，使《山海经》成为医药神话的宝库，传承和孕育了众多 

医药意 象．为后世文学的发展 做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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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一词是舶来品，1902年才首次由日本引入中国。在我国神话研究领域，关于“神话”的定义，最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当属鲁迅、马克思和袁珂。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昔者初民，见天 

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l】( 建国 

以后，学界对马克思的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 自然力，把 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 

“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2】㈣ 的定义较为认同。20世纪 80 

年代，袁珂在肯定“狭义神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神话”的概念，将神话定义为：“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 

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生活并对现实生活采取革命的态度。”Dj(P-t2--85 

综合上述定义，神话至少应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质，一是其所产生的原型是“天地万物”之诸现象， 

是“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是“现实生活”，是真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二是其表现形式是“自造众说以解释 

之”，是“幻想中”“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想象与幻想在创 

造中占据主体位置，具有超现实性；三是主观、荒诞、虚幻的文字(或口头诉说)形式反映的是人民内心企 

图改变现实的“革命态度”，是人民内在心理的真实折射。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被学界视为“神话之渊府”。【4](几’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关于 

《山海经》神话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宏观方面，以袁珂为首的学者对《山海 

经》进行校勘，恢复了经中文字篇目的原始状态，为其神话研究奠定了基础；微观方面，具体的神话如西王 

母的传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均得到了细致的梳理与全面的探讨，成为神话研究的重要 

切人点和辐射源。医药是《山海经》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医疗历史及风俗，具有“史料价 

值”，且文字记述富有神话思维，是神话宝库中的重要成员。正如袁珂所言：《山海经》药物学的知识，“有相 

当一部分是属于神话传说范围的”。【3】(嘞)但据笔者目前所及资料，尚未发现学界关于经中医药神话特质的 

探讨与研究。根据“神话”的定义，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山海经》医药的神话特质及其文学意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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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海经》医药的现实。睫特征 

据统计，《山海经》全书共记 124种药物，这些药物可细分为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包括化石类药 

物)。药物的使用方式多样，主要有服、食、佩、席、乘等。有些药物与其对应治疗的疾病一起出现；有些药物 

则并非用于疗疾，而是具有养生、美容或医学方面的其它神奇功效；有些药物具有综合功效，可以治疗两 

种及以上疾病，或兼具疗疾和其它功效。《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药物虽然表象、来源，甚至疗效都经过虚妄 

的想象与联想，但其原型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真实存在，甚至确具相应功效。这一点在历代本草典籍的记 

录与中医学的临证实践中可获得验证。 

《中次七经》的木类药物“亢木”“食之不蛊”。[4] 对于“亢木”，郝懿行认为是《本草经》中的“卫矛，一 

名鬼羽箭，主除邪杀蛊”。 【P”s 亢木的具翅状物的枝条或翅状附属物可入药，《名医别录》云：“主治中恶，腹 

痛，去白虫，消皮肤风毒肿，令阴中解”。【5J(H 经中的“蛊”一义为人腹中的寄生虫。“服之不蛊”指服用“亢 

木”可以治腹内寄生虫病，与《别录》所云“去白虫”的功效相符。 

《西山首经》的鸟类药物“数斯”“食之已瘿”。【4j( )“数斯”的形象非常怪异，外形像猫头鹰，却长有人的 

脚。据考证，“数斯”实为鸱鹗科鹰鹗，在中国常见种类为鹰鹗，【q㈣ 夜行猛禽，肉可人药。对于“瘿”，郭璞注 

日：“或作痫”，【4](踊 即癫痫病。关于“鸱鹗科”鸟类的药用功效，《本草纲目》云：“主治风痫，噎食病。”[7](P11O7) 

《本经逢原》亦云：“治头风目眩，颠倒痫疾”。[8](P259)可见“数斯”，即鸱鹗科鹰鹗确有“食之已瘿”的功效。 

《中次十一经》的兽类药物“磷”“食者不风”。[4](P203)獍兽的样子像犬 ，长着老虎的爪子，身上有鳞甲，善 

于跳跃。郝懿行疑为鲮鲤，即穿山甲。“风”，即风痹、半身不遂。《本草纲目》有一则“中风瘫痪，手足不举” 

的药方，配伍中即有穿山甲。 (P 003)可见，经中“狒”虽经艺术加工后外形极为奇特，但撇开这些虚构的元素， 

“狒”不但在现实中确有此物，而且其药用功效还可在临床中得到验证。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药物数量众多，且大多被后世药典所收录，或在医家的临证实践中所使用，在此 

不再一一枚举。由此可说明，经中所载的大部分药物及其疗法与功效，是先民治病疗疾的经验所得，是确 

切而真实的。 

《山海经》还记载了包括传染性、精神性、内分泌、疮疡、肛肠、皮肤、眼科、喉科、耳科在内的各科疾病 30 

多种，疾病名称共计54个。经中对疾病种类和名称如此全面的记载，似乎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太相符。但从 

文献记载和学界考证结果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疾病名称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有些至今还在沿用。 

《中次七经》称服“帝台之石”“不蛊”，14J(P玎。 服“绨鱼”无“蛊疾”，I4](n’ 《西山首经》称席“骆边”“皮者不 

蛊”，【4】(肼 《中次十一经》称食“三足鳖”“元蛊疫”，[4](P2O5)其中的“蛊”有两种解释，一是袁珂引郝懿行注日： 

“蛊，疑惑也。”[4l(n 二是指腹内的寄生虫病。“蛊”为“疑惑”之义在《灵枢·热病篇》有载：“男子如蛊，女子如 

妲，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 (no73)(黄帝内经太素》对“男子如蛊”的病 

因、症状解释为：“女惑男为病，男病名蛊，其状狂妄，失其正理，不识是非，醉于所惑。” ( ，因女色惑而患 

蛊病的观点为古代多数医家所认可，据《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和为晋侯诊病，诊断结果为“近女室，疾如 

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in[(P1221’即晋侯之病源于女色所惑。“蛊”为腹内寄生虫病的解释以东汉许慎《说文 

解字》“蛊，腹中虫也”【12](1'676)最为人们所熟知，此释义应源自“蛊”之字形。现可查到的关于“蛊”字的最早记 

载是甲骨 卜辞，如“犬蛊祝”，fl3]( ‘贞：母丙亡蛊”，【 片 王疾蛊”，【l4j(册 片 有疾齿，唯蛊虐”。【 】 。片’由于 

甲骨 卜辞非常简短，其中的“蛊”尚未能明确表达是否为“腹内寄生虫病”的含义，但其字形为： 、粤、 ，是 

虫在器皿之中的意思。若“蛊”字形中器皿的定义外延为一切包容之物，那么人体腹部也应当归列于内，因 

此，据字形释义为腹中之虫是恰当的。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管“蛊”释义为“疑惑”还是“腹中虫”，在《山海 

经》及其之前乃至同时代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认为是一种疾病。直至今天，“蛊”与疾病相关的字义仍被沿 

用，如常见词语“蛊惑”，其义为“使人心意迷惑”，与《黄帝内经》中“蛊”病的症状相近。 

在学界的考证中，也可证明《山海经》所载病名的真实性。如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骆瑞鹤先生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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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瘿”、“狂”、“瘅”、“疣”等四十一个病名从医学的角度进行细致考证，得出了《山海经》所涉病名“已具 

内外诸科” (n“’的结论。 

二、《山海经》医药的超现实性特征 

《山海经》中的医药虽然大多源于现实，但从经中的文本记述来看，许多医药在表象、来源、疗法、疗效 

等各个方面均充满了想象与幻想，超越了医药本身所具有的形态与能力，具有超现实性的特征。 

首先，具有超现实的表象特征。如《南山首经》的“尚岛付岛”和“獐 ”，据考证，“黼付岛”即白腹锦鸡，[句 ) 

全体可人药，具有清热解毒、清肠疗痔的功效；“獐匏”是南方的灵猫科熊狸，别名藤狸、冰突龙 ，网㈣ 具有 

“温中、助阳的功效”。【 q 655)两者虽真实存在且具疗效，但其外形却诡异非凡。“尚岛付岛”：“三首六目，六足 

三翼。” 即“尚岛幅 ”长着三个脑袋六只眼睛，六只脚三个翅膀。“猜弛”：“九尾四耳，其目在背。”【4】( 即“猜 

”的样子像羊，长着九条尾巴四只耳朵，眼睛长在背上。如此完全超越了现实动物正常特征的外形，显然 

是先民联想与想象的结果。 

其次，具有超现实的来源。如“薷草”，由“帝女”死后幻化而成，“服之媚于人。”[4] ”“ 草”，实为菟丝 

草，有滋阴之效。“帝女”，袁珂认为《文选·高唐赋》注中的瑶姬神话乃 草神话演变，【4】(n 即瑶姬与“帝 

女”为同一人。经中对“帝女”形貌未做描绘，但据《高唐赋》及其姊妹篇《神女赋》，可知其是一位姣丽温 

柔的美貌女子。故先民认为源于瑶姬之精魂的“茅草”，人服用后亦可“媚于人”，即获得美丽容貌，“为人 

所爱”。【 】(P172) 

第三，具有超现实的疾疫预示功能。如《东次二经》的“絮钩”，“见则其国多疫”。[4](n 又如《东次四经》 

的“茧”，“见则天下大疫”。州 39)“疫”即瘟疫，是一种恶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古代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瘟 

疫时有发生。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 196年)以来，犹 

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171( 造成张仲景族人大量死亡的伤寒病，主要就是瘟疫。“絮 

钩”、“茧”见则有疫的能力，相当于疫情预告。这种预告疫情的超能力直到医学发达的今天都还是一个难 

题，在《山海经》时代为动物所有，显然是先民基于远离疾病与死亡的愿望主观创造的结果。 

第四，具有超现实的疗法与疗效。《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些独特的治疗方式和神奇的疗效，如“佩”“迷 

毂”“不迷”， ㈣)‘‘佩”“灌灌”“不惑”，[4] )‘‘席”“船边”皮者“不蛊”，【4】㈣)‘‘乘”“吉量”“寿千岁”[4](Pa62)等等。现 

代医学的给药方法主要有肌肉(或静脉)注射、口服、患处涂抹(或喷洒)等，其 目的在于使药物到达病灶， 

快速起效。综观文本，“佩”的疗效“不迷”指不迷路，“不惑”指不迷惑；“席”的疗效“不蛊”指不得寄生虫病 

或不中妖邪之气；“乘”的疗效“寿千岁”指延年益寿。在施治过程中，药物“迷觳”、“灌灌”、“赂边”皮、“吉 

量”均未与所治病灶直接接触，即产生了神奇疗效。对此类奇异的治疗方式和效果，《剑桥世界人类疾病 

史·中国医学的历史》一书推论，当时的人们认为“躯体的健康和病态⋯⋯主要取决于是否成功地抵抗住了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敌人(鬼怪)的已然和可能的进攻。⋯⋯从体内赶走鬼怪的方法则是通过El头的或书写的 

符咒，或是利用一些专门的材料来杀死或赶走(例如，通过材料的异味赶走)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8】(n ’这种 

观点或可作为解释经中为何采用“佩”、“席”、“乘”药物疗疾并能达到神奇疗效的缘由。同时。从这一推论 

亦可知，先民的此类超越现实的疗法与疗效是建立在联想与想象的基础之上的。 

三、《山海经》医药反映的社会现实和“革命态度” 

经过上文分析，可以确认《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医药与疾病具有真实性，这一点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 

具有一定的医药学知识。同时，在上文的阐述中，亦可发现经中的医药被赋予了超越本身的形态与能力。 

这种超现实的特征是先民基于现实联想与想象的结果，另一个方面，透过这些超越现实的虚妄，折射出的 

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们企图战胜现实的“革命态度”。这种折射在经中所记载的不死之民及不死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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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达到 极致 。 

《山海经》对不死之民的记载有：“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4](PZaB)“有不死之国，阿姓，甘 

木是食。”【4]( )不死药主要有“甘露”、“视肉”、“珠树”、“不死树”、“甘木”、“帝药”等。如“甘木”，郭璞注日： 

“甘木即不死树，食之不老。”[4](P425)“视肉”又名聚肉、封，经中对其外形与功效未作描写，但在各家注释中均 

认为其具再生功能，如郭璞注日：“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 在医药典籍 

中认为“视肉”实为灵芝、肉芝。《神农本草经》称久服灵芝，可“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9】 《本草纲目》亦 

认为“人得服之神仙”。【7J(P726) 

不论是赋予普通药物超现实的形态及疗效，还是对不死之民和不死之药的记述，从本质而言，都反映 

了《山海经》时期医疗水平低下，疾病横生、寿命短暂的社会现实。据人类学家对原始北京人的38个个体 

的年龄进行研究后发现，除了 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外，死于 l4岁以下的有 15人，30岁以下的有 3人， 

40—50岁的有 3人，50—60岁的只有 1人。【20】 ： 这组数据说明由于医药水平的低下，原始人在恶劣的自 

然环境中．不管平均寿命还是个体寿命都非常短暂。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医药的发展，人类的寿命有所延 

长 ，但一直到 20世纪 2O一3O年代 ，据许仕廉《人口论纲要》统计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 33岁。『211(哪 疾病多 

发、寿命短暂的现实迫使先民做出反抗，但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这种反抗主要表现为心理抗争，即在 

联想与想象中创造出超越现实的特效药和特殊疗法，包括能使人长生久寿的不死之药。 

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先民这种与疾病、短寿抗争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经中的不死之药并非由常人 

掌控，而是归属于遥不可及的神、帝，即使行使医生职责的巫，也只有“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4] F352)的权限。但 

是面对难以实现的目标，先民的“革命态度”是充满信心和持之以恒。如《大荒南经》云：“有巫山者，西行黄 

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4)(F422)黑蛇获得不死之药途径艰难、机会渺茫，却依然时刻伺机偷盗， 

以求服药永生，一方面反衬出长生之不易，另一方面显示了先民追求长生的热度与坚持。 

四、《山海经》医药神话特质的文学意义 

综合前文所述，《山海经》中的医药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质：一是经中的大部分医药和疾病是确切 

真实的，具有现实性的特征，前者可以在医学典籍 的记载和f临证实践中得到验证 ，后者可以在医学领域的 

沿袭使用以及学界的疾病考证中得到证实。二是通过文本分析和文献佐证，经中一些药物的形态、来源、 

疗法、疗效以及特殊的预示能力具有超现实的特征，这是先民基于满足内心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以 

想象和幻想进行虚构造形的结果。三是经中医药既基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特征．同“幻想的三棱镜”一 

般反映了当时的疾病状况、医药水平以及先民面对疾病、死亡时所采取的“革命态度”。这种“革命态度”的 

本质是先民在疾病横行、医药缺乏的时代企图战胜疾病，远离死亡的渴望与梦想。医药的上述特质与神话 

的定义契合，是明显的神话特质。 

神话是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综合体，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神话思想的题材、主题、主旨乃是 

无边无际的⋯⋯借用密尔顿的话说：‘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 ㈣ 神话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中潜藏着 

先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历史轨迹、心理特征、道德伦理等多个方面的信息资源。由于具有神话特质。 

《山海经》医药的信息资源亦呈现领域广泛，意义突出的特征。就文学而言，其神话特质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使《山海经》成为医药神话的宝库。《山海经》中的医药囊括了治病、生育、长生不死、仙药等诸方 

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以先民联想与想象的方式呈现，既有现实性，又有超现实性，反映了当时的医药 

水平、医药文化和先民与疾病、死亡抗争的“革命态度”。这些特质与前文所引鲁迅、马克思、袁珂的神话定 

义是契合的，具有经中其它类型神话同样的特征，即为“神话的零片，或者半神话”。[2al(PZZ)因此，“神话之渊 

府”的《山海经》因记载了大量具有神话特质的医药成为医药神话的宝库。 

其次，传承与孕育了医药意象。《山海经》将原始先民集体创作的神话由口耳相传变成文字传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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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药神话在文字传承中，又以文字为温床，进行深度孕育，成为影响深远的医药意象。这些医药意象对 

后世文学的影响有直接传承和引申吸纳两个方面。直接传承主要体现在后世文人收集或仿作的神话故 

事、志人志怪小说中，如西汉刘安编写的《淮南子》、托名东方朔编纂的《神异经》，西晋张华编纂的《博物 

志》，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等均抄录了《山海经》中的医药神话内容，对其医药意象进行 

了直接传承。引申吸纳主要体现在后世文人的诗文创作中，如东晋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分别于其 

四、其七、其八使用“丹木”、“玉膏”、“三珠树”、“赤泉”、“员丘”[241(r'393)等医药意象，借用其长寿不死的涵义来 

引申抒发对人生寿命的感触。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更是吸纳了(ttt海经》的整个医药意象群，以生 

动有趣的笔墨间接地影射、讽刺清末社会的世态人情。 

《山海经》中的医药意象随着文学发展还呈现出演进变化的特征。一是从有到无，如经中的巫医意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巫医分离，神话中巫的医药职责逐渐被抽离，巫医这一在《山海经》中非常典型的医药意 

象在文学作品中逐渐消失。二是从无到有，如经中的西王母本为半人半兽的神，职责为“司天之厉及五 

残”，与医药并无明确关系，但经过《穆天子传》、《淮南子·览冥篇》、《汉武故事》及《汉武帝内传》的流传演 

变，西王母褪去兽形，掌管不老神药，护卫人类幸福和长寿，成为中国神话中典型的医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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